
某某年间,有一青年,性情耿直,喜

助人为乐,遂至一无桥河之边沿,专等

往来行人,以解人涉水之苦、背人过河

为乐也。日久时长，青年禁不住暗忖：

吾一人之力量有限，一次只能背一人

过河；若能造桥一座，南来北往数人同

时过河，而畅通无阻，岂不快哉？遂搬

石运土造桥。虽无一人助于他，他却

日日忙活，自得其乐。

堪堪已过半年有余，桥只差一石

便已竣工。孰料，青年用錾破最后一

石时，飞起之极小石屑,溅瞎其双眼。

呜呼！人世间一些事有时竟如此

的荒唐。

青年虽眼前一片黑暗, 可痴情未

减, 仍有豪情志向，且

一直摸索造桥不止。

若干年后，一大学

士路过此桥，见了坐化

于桥边之青年，甚感疑

惑，询问了当地人，才

知青年之事迹。听罢，

沉思良久, 提笔在青年

背后写下十个大字:寻

好不见好,作恶当下好!

写毕,掷笔愤然离去！

桥不远处，有一村

庄，一村妇恰临盆不

久。婴儿自落地后，就

啼哭不止。家人觅遍方

圆十里之医生，医生用了许多方法医

儿，仍无济于事。

忽一日，母亲见儿背上竟有字迹，

细认了却是：寻好不见好，作恶当下

好。家人骇然！旁人见了，非常惊异，遂

说出青年造桥学士提字之事。一老者

听后，曰：“解铃还须系铃人也！”

家人遂差人四处觅那学士，找遍

了好多地方，终觅得，将其请至家中。

其辨了字迹，竟是

自己之笔迹，遂抚

去。儿亦破涕为笑

矣！

原来，婴儿之

前世，乃造桥青年

是也！

七月的核桃八月的梨，九月的柿子红了

皮。到了九月半头，顺子和他娘吃罢早饭，碗

筷也没有顾着收拾，就开着三轮车去卸柿子

了。

“顺子，停、停、停车……”正在装山楂外

出的大刘把顺子给挡住了。顺子停下车问大

刘：“啥事？大刘哥？”“说啥呢？我南岭那十几

棵柿子你也卸了吧？”顺子一边挠头，一边说：

“行到是行！你看，给你拿多少钱？”“啥钱不钱

的？这几年，一毛钱也没有见过，还不是好过

了野鸡和那些鸟啦！不是白扔了吗？你又出

不去，在家里胡卸缷，还不卖点钱？我们出去

了，家里你婶有点啥事，你多照应着，有个啥

事打个电话就行啦！”“大刘哥，这个没有问

题！你好赖也十几棵树呢！总不能白要你的

吧？”“行了！快去卸你柿子去吧！再提钱，哥

可翻脸了！走你的……”

顺子脸上露出了丝丝微笑，开着车去卸

柿子了。顺子爬上树开始摘起柿子，他娘在

树下帮助往筐子里放。当他想起大刘这几年

不少帮他，大刘和他是同龄人，这几年在外地

经营糖葫芦，一年挣七八万，最近还在城里买

下了楼房。想想自己，前十年，媳妇去省城打

工去了！因为家里穷，再加上自己憨厚老实，

老娘又多病，还有一个七八岁上学的女儿，自

己出不去。媳妇嫌他没有本事，回来除了唠

叨就是骂，最后还是离了婚。之后，他干着农

活，照顾着老娘和孩子。家里的里里外外，全

凭他一个人，由于他勤快能干，还在家里养了

几头猪和几十只鸡。他在家里，内当老婆外

当汉，屋里院里收拾的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近几年，还争取了一笔农村危房改造款，去年

在老宅基地盖起了新房。如今，女儿也上了

大学，有老娘在，顺子也不能出去！当他看着

一个个年轻人都出去打工走了，心里也挺不

是个滋味。看着这一树树柿子没有人卸，一

个个留守儿童，一个个空巢老人，使他不由

得思绪万千。

日头不知不觉爬上了头顶，他把树下的

柿子捡到筐子里，把装满柿子的筐子放到车

上。然后搀扶着老娘坐好车，开着车向家里

走去。

到了家里，他搀扶着老娘下了车，他娘忙

着去收拾没洗的锅碗瓢盆。他开始往下搬筐

子，把柿子放到南阴处。当他正在搬卸的时

候，村北巧玲端着一个盆，手里还拎着一个食

品袋走进了大门。“巧玲，闲啦？这又是咋哩？”

顺子一边卸车，一边和巧玲搭着话。“闲了，

你多会都是个大忙人！俺闲着，这不是多熬

了些米汤，还有几个刚出笼的包子，够你和婶

吃啦……”正在收拾碗筷的娘，一听是巧玲的

说话声，就赶紧放下手里的活，用手拢了拢松

散的头发，急忙走出了屋子。“哎呀！巧玲，你

看你！吃你多少回饭啦？赶快进屋……”说着，

就前去接过食品袋，走进了屋里。

顺子卸完，接着巧玲端来的洗脸水，三下

五除二洗罢手脸，就回屋和娘吃起了饭。巧玲

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一边看，一边和顺子娘

闲聊着。顺子吃饭是满不在意，想巧玲是正

事。此时，不由得就想着巧玲的过去……

巧玲也是个苦命人，也是早在八年前，丈

夫在煤矿遇难，留下一个男孩。之后，公公因

失子伤心过度，不幸去逝！婆婆又瘫痪在床。

面临一个这样的家庭，上有卧床不起的婆婆，

下有一个正上学的半大儿子。提亲的人也不

少，最近还提到一个军转干部，不知道因为

啥？都没有成。这不，去年腊月里婆婆又不在

了。想着巧玲的命运和自己差不多！在这些年

里，她伺候着婆婆的吃喝拉撒睡，还接送儿子

上学放学！真的很不容易啊！在这几年里，自

己明里暗里也不少帮她，目前，幸亏儿子有出

息，贫家出贵子！儿子也被一家国企应聘走

了。

“顺子，顺子他娘，快些出来到我家来！大

兵娘摔倒不行啦……顺子，赶紧给大兵打个

电话！”这一喊，不要紧！一下打断了顺子对巧

玲的思念之情！三个人赶紧就往外出！一看是

大兵他爹孙叔，门也没有顾上去锁，就向孙叔

家跑去！

顺子跑的最快，一进大门，只见大兵娘卧

躺在地上，只见脸色苍白，口吐白沫。这时，顺

子顺手翻了一下孙婶的眼皮，又用手摸了摸

鼻孔，接着就掐人中，巧玲也帮着忙，他啥都

顾不上了！目前是尽最大努力，先救人再说！

说是迟，那是快！她没敢动孙婶，开始做起了

人工呼吸。这时，他只能听到孙叔给儿子打电

话的苦苦哀求声；听到巧玲给医院打 120 的

电话声。这时又发现孙婶缓缓的喘开了气！不

一会儿，眼睛里流出了眼泪，眼睛慢慢的睁开

了……这个时候，救护车也开赶到了家门口，

左邻右舍的叔叔婶婶都来帮忙！有抱被褥的，

有拿衣服的，只见几个医护人员把孙婶抬上

了救护车，人们才肯散去。

孙叔拿钥匙交给了顺子，然后又给巧玲

吩咐了些什么，就坐着堂弟的车去医院了。

就在孙婶住院这半个月里，顺子一天忙

的是卸柿子、加工柿饼。就是再忙！也得帮孙

叔家喂喂鸡，喂喂狗的。就是孙叔不在家，可

院子里多了两席柿饼。这些活不用说，都是顺

子和巧玲两个人干出来的。有一天下午，在外

工作的孙婶侄儿来看孙婶！恰巧在孙婶院子

里碰到了顺子，他说：“她还要这干啥？命都快

没了，你给她卖卖就算了！”“那哪能行？老两

口就凭这柿饼卖个零花钱！还得交医疗合作

保险呢！她儿子毛毛一月就凭那一点死工资，

有孩子上学，有人们差事，还有房贷……日子

过的也是紧紧巴巴的。”顺子把孙婶得病的前

因后果说给她侄儿，最后用三轮车把他送到

医院。

到了晚上，顺子又来给孙婶喂狗。这时，

又碰到巧玲！只见她抱着一捆塑料布。顺子一

看：“咋？有雨啦？”“可不是嘛！你这大忙人，

一天又不看电视也罢！连你个人影都见不上！

这不，广播今天晚上和明天有雨。”巧玲一边

说，一边和顺子开始将塑料布散开，把孙婶的

两席柿饼盖好。“巧玲，走！快点，我还得去买

塑料布呢！我那些柿饼还没有盖呢？”说着话，

他俩就走出了孙婶的大门。“傻帽，指望你盖

柿饼，那柿饼早都能做成醋啦！放心吧！我和

你娘，还有十几个学生帮你早盖好了！”“哪有

那么多塑料布？我不信！”“俺家有几十块呢！

这不，就剩下这两块啦！给孙婶家用上了。”他

们说着说着就来到了晒柿饼的场院。

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秋风瑟瑟，

虫儿飞，鸟儿叫。这时，顺子和巧玲摸到了看

柿饼的床前，顺子打开矿灯一看！柿饼果真全

盖好了。顺子感动的不知道说啥为好！上去就

把巧玲拥搂到了怀里……巧玲也不顾什么灯

光不灯光的，也用双手紧紧的抱住顺子。此

时，他们两个都感到了甜蜜的幸福！顺子悄悄

的对巧玲说：“巧玲，你真好！咱们这几年在村

里也不少挣钱！有我在，你以后啥也别怕！你

的儿子就是咱俩的儿子，看咱这些柿饼，这都

是咱们的金豆子。咱俩个的婚事近期就办！明

年咱们也在城里给儿子买一套房子。”巧玲一

听这话，感动的流下了眼泪！顺子用手帮巧玲

擦擦眼泪，此时此刻，他们

仿佛看到柿子红了给他们

带来的是———婶娘住院费

得到了报销；巧玲母子无

依无靠和自己喜结莲理；

一个个美好的幸福梦即将

变成了现实……

贼娃长到二十多岁的时候，除了在生产

队挣工分，依然把做贼当做第二职业。工分

不用拼命挣，照样混个肚儿圆，这或许算做

那个时代的人的一种潇洒。即使万一被抓

住，不过半篓玉米一筐蒜，根本够不上判刑，

顶多背上那点叫做“脏”的吃食，劳驾队长陪

着绕村子游游街。好在贼娃在村子里也算是

注了册，有了一定名分的贼，游来游去，村里

人已不再感到新鲜，贼娃的耻辱也不会再加

一层上去。正所谓大法不犯、小错不断，在七

十年代前期，中国的很多农民，都是很熟悉

这种生存方式的。

这年玉米穗子白了皮的时候，有天晚

上，恰好公社放映队来村子里放电影，这在

客观上给贼娃造成了一种夜间活动的宽松

环境。贼娃耐心等着场子里的电灯暗下来，

全场里只剩下列宁和瓦西里开始谈工作的

时候，才背上篓子朝井房子一带走去。那一

片玉米的早熟和成色，早就引起了他的特别

关注。

月亮还没上来，得靠伸缩两条胳膊做探

路的触须；白天的溽热还没散尽，得学狗的

样子很夸张地张大嘴巴喘粗气。贼娃深一脚

浅一脚，等摸到井房子的时候，已走出一身

的粘汗来。他放下篓子，爬到井池子上饮了

一气水，想站起来，冲井房子的墙根撒一泡

尿再下手，不料黑糊里猛一起身，就势蹬下

一块砖去，“稀里哗啦”激起好清脆的一片

响。贼娃打了一个激灵，还没缓过神来，就听

见井房门“呼隆”一声大开，顺门蹿出一道手

电光满地里“刷刷”乱扎。贼娃也顾不得篓子

不篓子了，拔腿就跑，后边的人借着电光穷

追不放。贼娃毕竟心慌腿软，没走出多大一

截，就被来人像逮猪似的从后面摁倒了。两

人一搭腔，贼娃心里叫苦不迭———来人不是

别人，正是押着自己多次游过街的队长！

“好你个贼娃！电影不看，来井房子转悠

啥？”

“我……我……”贼娃趴在地上，早软成

一堆泥了。

“‘我我’你个球，嘴里长疔啦？”

贼娃想反正就这一堆了，好在还没捉着

脏，不如先扯个谎再说：“我……我本去看

……看电影来着，走过玉米地，看……看见

一头小猪钻……钻进玉米地了，我就追……

追进来……”

队长一怔：“你……你看准了？”

贼娃一听有门，赶紧说：“我敢骗……骗

你？我一直跟……跟着它……”

“可追上了？”

“追到井房子就不……不见了，可我等

了一会子，就又……又听见它哼哼了……”

队长丢了他，想了一会子才说：“好，你

先起来吧，今夜咱两干脆捅明了说吧———西

头小珠是她自愿要跟我相好，这谁也管不

着，不管告到哪里都是扯鸡巴蛋。不过这种

事你不能在村子里乱扬派，尤其是要叫小珠

她男人知道了，今后有你贼娃好果子吃

……”

贼娃趴在地上，起初怎么也听不懂队长

的话，后来听着听着心里就“咯噔”一下子亮

了。贼娃“呼”的一下站起来，说话底气也现

添了不少：“队……队长，我还当这骚货是跟

谁呢！是你就好，是你就好！今夜的事你放

心，就是你知、我知、小珠知，我要是坏了你

的好事，下辈子你罚我天天游街！”

贼娃把话说到了这份上，队长的话自然

软和了许多。他拍了拍贼娃的膀子说：“量你

贼娃也没那胆。只要你嘴严实，往后有事好

商量。———好啦，往后注意别咸吃萝卜淡操

心了，看你的电影去吧。”

队长转身往回走，贼娃却站着没动，队

长恼了：“咋啦？你贼娃还想再回去听听？”

贼娃赶紧陪上笑说：“我哪是那……那

意思———队长，我那篓子还……` 还在井房

门口哩……”

“好你个贼娃！捉奸还捎带偷玉米？真真

是狗改不掉吃屎！”队长犹豫了一下，说：“你

来吧，手脚麻利点，饱饱弄上一篓子，———今

夜的事咱俩就算两相抵消了。”

一弯上弦月升起来了，玉米地里开始有

了亮色，满地的秋虫放声齐鸣。贼娃这是有

生以来，第一次获官方批准，堂堂正正地做

了一回贼。背回玉米，贼娃连大门都不进，从

半截土墙上“唿嗵”一声将一篓子白花花的

“脏”掀进自家的院子，然

后一边兴冲冲地向电影

场子走，一边老声老气地

向列宁汇报：

“老人家放心吧，面

包我有啦，一切都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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